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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作用
———以重庆御临河流域龙兴、石船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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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安全格局作为一种生态规划途径，其识别过程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 本研究立足于水安全格局，力求挖掘地方知识

在解决特定场地水生态问题中的意义。 研究区域为重庆御临河流域的石船、龙兴镇。 “谷歌地图＋辅助问卷”的方法收集了大

量地方知识对场地水过程的认知（包括雨洪、灌溉过程，饮用水过程，捕鱼过程等）。 本研究对比了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关

系，通过结合两者的信息共同构建当地的水安全格局，并在过程中总结了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中的作用。 研究肯定了地

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在一些水过程识别结果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在科学数据

充分的情况下，地方知识是对科学识别的有效补充及模型校正，例如能够为径流和径流交汇点等级划分提供地方依据。 在科学

数据匮乏的情况下，地方知识能够快速支撑某些水过程的分析以及格局识别，例如地方知识能够识别出地下水水位、地下河、鱼
类栖息地与产卵场等关键空间要素，并且提供微观的调节措施以减少水库运行对鱼类的影响。 整体而言，地方知识具有一定独

立识别大尺度雨洪安全格局的能力，但也有自身的局限，包括认知范围狭小，地方性强等。 本研究为地方知识在景观安全格局

应用中的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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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Ｐ ｃａｎ ｂ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ｌｉｋ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ｐｏｎｄ＿ｃｈｏｎｇｃｈｏｎｇ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景观安全格局是景观生态学与城乡物质空间规划之间的一座桥梁［１］，但其生态安全格局的识别具有综

合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因子选择以及因子权重的界定上常常依赖专家打分以及相应参考文献，最终格局可

能会出现不够合理准确等问题。 怎样更好地完善生态安全格局的识别一直是景观生态以及城乡规划研究的

重点和难点［２］。 本研究试图探索地方知识能否为生态安全格局的识别与建构提供新的信息与补充方案，以
期通过整合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来进一步完善生态安全格局的建构。

地方知识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价值在国外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中国尚刚刚起步。 地方知识这里指

的是当地人在一代代地与地方环境的亲密互动逐渐形成的管理和塑造地方景观的经验和文化传统［３］，是地

方人长期延续的生存方式。 同科学知识的普适性相比，地方知识具有特定性、地域性以及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国外有大量关于将地方知识应用于资源管理、环境管理［４］、生物多样性管理［５］、可持续发展［６］ 的研究。 Ｃｌｏｓｅ
就提出过分依赖科学知识在渔业管理中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劣势，地方知识的收集和应用是对科学管理

重要的补充［７］。 Ｗｉｌｓｏｎ 研究了地方知识在热带地区渔业管理中的应用［８］。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 研究了地方知识与 ＧＩＳ
技术结合应用于土壤盐度管理［９⁃１０］，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Ｓｏｕｓａ 把地方知识作为巴西亚马逊河口地区海牛

保护的可靠信息来源［１１］。 Ｔｅｒｅｒ 研究了肯尼亚对纸莎草的利用，认为当地重要的地方知识可以参与区域层面

的湿地保护计划制定，增加当地人的话语权［１２］。 Ｋｅｔｔｌｅ 把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用于堰洲岛的灾害管

理［１３］，Ｈｉｗａｓａｋｉ 认为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可以用于政策制定、教育与实践中，并在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的小岛上的社区进行了应用［１４］。 Ｎｅｇｅｖ 质疑了科学知识在政策制定上的权威性与地方知识的不受重视，提
出应该考虑多维度的知识应用于政策制定［１５］。 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互补性在国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

重要的课题。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相对而言，中国有关地方知识的生态运用则相对空白。 许多地方知识的研究都局限于人文社会层面的描

述以及历史记录。 虽有部分规划设计学者意识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但其研究依然在定性地归纳地方知识的

生态学解读［１６⁃１９］，定性地挖掘其在防灾［２０］，区域可持续发展［２１］，区域生态保护［２２⁃２５］，景观设计［２６］ 中的价值。
与此同时，现阶段我国的许多城市及景观规划常常忽略、甚至贬低地方知识并将相应景观特征视为过时的产

物，忽略地方知识的针对性与地域性优势，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元素、空间位置，以及针对性的适应方式往往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被瞬间抹平。 在国内，地方知识尚未在科学规划、资源管理上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整体而言，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在中国比较局限，在国外虽有大量应用，但也大多集中在自然资源的管理

以及生态保护方面。 地方知识在生态空间格局建构中的应用研究还相对比较匮乏。 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

法为基础，通过对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安全与健康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空间位

置及空间联系，这些关键性元素、战略位置和联系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景观安全格局［２，２６⁃２７］。 其中对水过程（包
括雨洪过程、地下水过程、水生生物过程等）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战略位置和联系即水安全格局，是景

观安全格局的一部分。 而一个民族长期延续的生存方式中所形成的因地制宜的地方知识必然可以识别出对

景观的健康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元素、空间位置，具有普适性科学知识所没有的对不同生态系统的

细微差异所做出的针对性适应及理解［２８］。 因此，将地方知识和水安全格局结合起来，探讨基于地方知识的安

全格局识别途径以及其在安全格局识别中的作用在生态规划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乡

村环境向城市环境突变的情况下，基于地方知识来识别对维护场地水过程的健康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

性元素和空间位置，构建水安全格局，并与基于科学知识识别的水安全格局进行比较，探讨地方知识在水安全

格局识别中所起的作用，将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为管理、规划、发展等提供支持［２９］。 主要的研究问

题包括：１）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如何？ ２）在何种条件下，地方知识可以贡

献于水安全格局的识别？ ３ ）地方知识的应用缺陷是什么？

１　 研究区域

本文的重点研究区域御临河流域在重庆两江新区东部，地处平行岭谷铜锣峡背斜南段的铁山山脉和明月

沱峡背斜老君山山脉之间的石船向斜中段，海拔在 １６９ｍ 到 ４２０ｍ 之间，面积 ２２８ 平方千米。 域内地势走向呈

倾斜状，西北高，东南低，既有丘陵宽谷，也有低山槽谷［３０⁃３１］。。 研究区域主要存在的水问题包括洪灾频发和

水资源短缺。
重庆市常受三种类型的洪灾，一是暴雨型洪灾，其特点是溪河下泄流量大，时间短，陡涨陡落。 二是过境

洪灾，长江和嘉陵江上游大面积暴雨形成地表径流，顺江而下，河水猛涨，洪水向沿江两岸的内陆淹去，危及农

田和各项建筑设施；三是雨洪同步型洪灾，主要是小河流沿岸的城镇，当地暴雨形成的地表径流，汇集江河上

游来的洪水，使水位升高，造成淹没［３０］。 重庆市常出现春旱、夏旱、伏旱，特别是伏旱具有出现频率高，持续时

间长，影响地区广，灾害程度严重的特点。 御临河流域虽雨量充沛，但年内分配极不均匀，丘陵山地又无天然

湖泊，常发生旱灾［３０］。 重庆丘陵地区无天然湖泊，饮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水源。 潜层地下水水位受降雨影响

大，伴随着旱灾到来的同时往往是饮用水资源的短缺。
本文选择的重点研究范围为重庆两江新区御临河流域的石船镇和龙兴镇（图 １，图 ２）。 选择这两个区域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个区域能够形成鲜明对比。 在两江新区各大流域中，御临河流域乡村状态保存较好，受
城市化影响小，居住的大多为世代生存于此地的本地居民，基本无外来人口，满足地方知识研究的基本条件。
且这一地区自南宋宝庆三年就已经有关于洪水水位线的记载，祖祖辈辈在这个区域长期的生活，面对洪涝和

干旱的双重挑战，必然积累起应对场地特殊气候条件和地形条件的特殊地方知识。 而龙兴镇正处于快速开发

阶段，四年内已有约 ３０％的土地被征用，居民被迁走，地方知识正在快速消失，地方知识的挖掘，如何应用地

方知识来构建安全格局的研究刻不容缓。 龙兴镇现实行的分批次征地、搬迁、开发的模式，往往出现上游已开

发，下游还有居民生活的状态，可以利用地方知识对现有的环境改变进行评价。 龙兴镇、石船镇镇域东西两侧

３　 １３ 期 　 　 　 衡先培　 等：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作用———以重庆御临河流域龙兴、石船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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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山，中部为丘陵低谷，御临河亦顺势从镇域中部蜿蜒曲折穿境而过，场地特征在两江新区内具有典型性。
御临河流域在两江新区各大流域中，暴雨型洪灾突出，且受御临河上游过境洪水的影响，旱灾频发，水问题

突出。

图 １　 研究区位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图 ２　 研究区域地形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地方知识

地方知识的采集方法多样，会随研究内容以及被调研者的知识水平而变化。 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乡土地

图（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田野调查、ＧＰＳ 进行地方知识的挖掘和基础数据的收集［２９，３２⁃３３］。 乡土地图是在短时

间内快速有效地挖掘与空间有关的地方知识的方法，反映当地人对场地的理解和使用，通常用来协助环境、经
济规划，文化和环境遗产的保护与交流［３３］。 本研究通过预调研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最终发现在重庆这

里，调研地方知识最有效快速的收集方法是“谷歌地图＋辅助开放性问卷”：让当地人在视角高为 １ｋｍ 的

Ｇｏｏｇｌｅ 卫星图上（图上标有地名，可清晰识别出道路、农田、水体、房屋），根据调查者针对雨洪、地下水、水生

生物三方面的提问，在图中圈画出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这些地点即是安全格局中关键的空间位

置，从而完成对水安全格局的识别。 有关地方知识挖掘的问卷也主要集中在有关以上三方面问题，遵循以下

的逻辑：通过当地人对雨洪、灌溉过程，饮用水过程和捕鱼过程的描述，分析这些元素空间分布和位置选择的

内在逻辑，进行关键元素空间位置的战略性分析，完成水安全格局的识别。 即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为什么选

择这个地方？ 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些元素和位置对场地的水过程有什么意义？ 判断其是否是水过程中的战

略点，完成水安全格局的识别。 研究区域内的所有村庄都进行过调研，被调研者都是成年人，尤其是且重点对

村委会成员进行了采访。
这种方法往往会吸引大量当地人参与到调研中来，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在当地人相互讨论的过程中，使

信息得到补充和纠正，确保信息的全面和正确性。 这种方法还可以有效挖掘出大量隐藏于图面背后，很多当

地人所独有的地方信息。 除了利用“谷歌地图＋辅助问卷”的方法来获得数据以外，本文还通过文献研究法获

得了相关数据，包括《重庆市水利志》、《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志》等。
２．２　 科学知识

基于科学知识的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用到的主要数据为 ２０１２ 年两江新区 １∶１００００ 的 ＤＥＭ 数据、当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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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图、重庆当地的水文降雨数据、土壤数据等。 主要用到的软件是 ＡｒｃＧＩＳ。 通过对水过程的分析和模

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安全与健康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空间位置及空间联系［２６⁃２７，３４］。 在此基础上通

过比较基于地方知识与基于科学知识的水安全格局，总结出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中的作用，探讨地方

知识在哪些层面可以对科学数据进行补充。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地方知识在雨洪安全格局识别中的补充性作用

本研究表明，地方知识对雨洪安全格局的识别同科学知识构建的雨洪安全格局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但
却同时包含科学知识所不能发现的一些细节要素及景观过程（表 １）。 科学知识对雨洪安全格局的识别主要

包括潜在具有调蓄洪水功能的区域分析、径流分析、雨洪淹没分析。 其识别步骤一般为：依据现有高程数据判

别现状具有雨洪调蓄功能的区域，识别的关键性要素与空间位置主要有河湖水系、水库；其次模拟水文过程，
确定径流汇水点作为水流控制战略点，并形成等级体系；再根据洪水风险频率确定不同安全水平。 地方知识

识别的雨洪过程中的关键性要素为塘库群、冲冲田、小河沟、冲口。 由于当地的冲冲田是顺径流路径开垦的，
因此地方知识中的冲冲田、冲口和科学知识中的径流路径、径流交汇口具有相同的水文意义，科学知识和地方

知识在这个层面相交。 综合比较分析，地方知识具有独立识别大尺度雨洪安全格局的能力，基于地方知识和

基于科学知识的雨洪安全格局除了在分级上略有不同外，识别的关键元素和空间位置大致相同（图 ３）。

表 １　 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在雨洪安全格局识别上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安全格局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要素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科学识别方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地方知识识别方法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雨水安全格局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调蓄区域 河流水系水库、湖泊

小河沟及其周边低洼农田是重要的排洪通道
和雨洪滞留区塘库群：当地的塘库群具有小且
分散的特点，分为水库、大堰塘、堰塘、干塘

径流路经
ＧＩＳ 水文模拟，生成多层次径流
等级系统

冲冲田系统，按长度、宽度和曲率，分为一、二、
三级冲冲田。 场地内的冲冲田和径流路径具
有相同的水文意义。 １、２、３ 级冲冲田与 ＧＩＳ 径
流分析的 ４、５、６ 级径流基本吻合，宽的冲冲田
一般地处浅沟宽谷，窄的地处深沟窄谷，可开
发适宜性低。 冲冲田是场地径流区和高地区
的分界线

径流汇水点
径流汇水点作为控制水流的战
略点，根据分流部位和等级，形
成多层次的等级系统

冲口；相交的田越多，上游路径越长，来水越
大，作用力越强，越重要。 冲口入沟处，由原来
较宽的冲冲田急剧汇入较窄的河沟，河道形态
突变，最易淹没，作为雨洪滞留点的意义最大

洪水安全格局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洪水淹没分析 长江广阳坝断面洪水水位线 河边的土路、历史洪水碑记

优缺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在熟练掌握相关技术的情况下，
比地方知识更为快速，适用范围
也更大，但是模拟情况如果脱离
实际情况就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对数据与技术的要求小，针对性更强，分析更
接近实际情况，但适用范围窄，相关知识的挖
掘和调研时间长

１）为径流等级和径流交汇点等级的划分提供依据

科学知识在径流等级因子打分过程中常常依赖专家经验，而地方知识则能明确指出不同径流等级在雨洪

过程中的作用。 当地大多冲冲田都地处低等级径流区（４、５、６ 级径流区），冲口入沟处（４ 级径流和 ３ 级径流

的交汇点），没有长期稳定的基流，在规划中常常被忽视。 地方知识除了认识到河沟（１、２ 级径流）作为重要的

水文单位，与他们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冲冲田作为重要的排水、蓄水与用水单位，冲口作为各种水文力的集中作

用点对场地的特殊意义。 由于场地独特的地形和降雨特点，这些长期无水的 ４、５ 级径流区和 ３、４ 级径流交汇

点，在暴雨时，常常形成大而湍急的水流，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对于重庆来说，这种由冲冲田、冲口所构成的

５　 １３ 期 　 　 　 衡先培　 等：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作用———以重庆御临河流域龙兴、石船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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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注：地方知识识别的关键性元素（Ａ）与科学知识分析的关键性元素（Ｂ）呈一一对应关系，干沟和当地人补充的河沟对应三级径除了与科学

知识的相似性外，地方知识还在以下两方面提供了雨洪安全格局的有效补充

排洪系统对场地的雨洪安全非常重要。 场地内的塘库群具有小而分散的特点，这种处于径流末端的小面积储

水设施在规划中往往也得不到重视，但是塘库群作为一个整体其源头收集雨水的能力不容小觑，对当地人来

说更是极其重要的灌溉设施。 因此，虽然地方知识识别径流路径比 ＧＩＳ 分析耗时长，但它通过对场地实际情

况的掌握为径流等级和径流交汇点等级的划分提供依据。 通过地方知识，本研究界定 ４ 级以上径流区都要给

予较高的权重，尤其是当地人界定的“冲口”位置。 与此同时塘库群的权重打分要先考虑塘库所在的径流位

置，然后综合其面积大小打分。
２）提供洪水淹没高程数据

科学知识只能通过地形模拟洪水淹没高程，该模拟具有普适性以及假设性。 地方知识既能为科学知识的

模拟高程提供检验数据，同时地方知识还可以在水文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河边的土路、碑记等方式提供不

同安全水平的洪水淹没高程数据。 地方百姓对于历年发生的洪水状况以及淹没范围都有非常清楚地记忆。
他们不会直接说淹了多少米，但是他们能够明确地说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洪水淹没到哪里，这些记忆有些

以房屋为标尺，有时以桥梁、道路等为基准。
３．２　 地方知识在地下水安全格局识别中的关键性作用

如果说地方知识在雨洪安全格局中起到了补充作用，那它在地下水安全格局中则起到了关键作用（表
２）。 在地下水安全格局中，地下水水位、地下水水质、地下水补给潜力、喀斯特地貌作为其识别的重要的空间

要素，综合叠加形成地下水安全格局。 本研究在科学分析地下水安全格局的时候，受数据限制只模拟了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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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补给潜力，而其他方面，比如地下水水位、地下水水质、喀斯特地貌位置等都没有明确的科学数据支撑，因为

这些数据需要大量高精度的基础研究，很多城市都缺乏相关的数据，农村地区尤是如此。 地方知识此时就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散点式分布的村落中，当地百姓能够明确指出水井分布（图 ４）以及水井特点，这些

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大致推测地下水的状况，为识别地下水关键区域提供很好的切入点，是研究当地地下水位

以及水位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关于重庆喀斯特地貌的研究指出明月山和铜锣山属于喀

斯特槽谷区，但并未定位地下河的具体位置。 而地方知识则通过指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硝洞、溶洞、地下河

等，帮助定位落水洞、渗流地带和地下河出口。 在没有详细的数据，没有足够的时间、资金对地下水进行详细

研究的情况下，利用地方知识来识别地下水关键点是及极其快速、有效、便捷、经济的方式。

表 ２　 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在地下水安全格局识别上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安全格局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要素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科学识别方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地方知识识别方法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地下水安全格局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地下水水位 缺乏数据，需要大量高精度研究

水井分布以及水井特点能够大致
提供地下水水位

地下水补给
ＣＮ 值越大表明下渗条件越差坡度越大，下
渗条件越差

不了解，认为什么地方都能下渗

喀斯特地貌分析 无数据，需要人造示踪剂做示踪实验 硝洞、溶洞、地下河

优缺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科学知识对地下水的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和金钱，由于地下水的复杂性，很多城
市的地下水数据往往处于短缺状态

这些知识是场地内现存的，只需要
花时间调研和统计

图 ４　 地下水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３　 地方知识在水生生物安全格局识别中的决定

性作用

水生生物安全格局的构建主要是识别出水生生物

的栖息地与产卵场，同时考虑影响因素，例如水库的运

行，根据其受影响程度的风险水平建立不同安全水平的

水生生物安全格局。 本研究在建构地方水生生物安全

格局的时候，遇到最大的瓶颈就是没有完整、有效的数

据，而这时地方知识就变得愈发重要。 在研究水生生物

的产卵地和栖息地的时候，目前有模糊逻辑、人工神经

网络等智能模型应用于鱼类栖息地的研究，但是现有栖

息地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并且缺乏实测数据［３５］。 虽然

知道超声波技术可以精确探测到相应的精准数据，但该

研究对技术、资金的要求高［３６］。 目前这类研究往往集

中在重要河流的重要河段，本研究的大部分区域，尤其

是小型河流，相关研究和调研是完全缺失的。 而当地渔

民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鱼类更喜欢在回水沱中生活，而
回水沱在空间分布上也是比较容易界定。 这样地方知

识本身就能够提供很多微观、详细的鱼类栖息地和产卵

场的分布。
有关水库运行对于鱼类栖息地的负面效应，本研究

找到有关葛洲坝水库运行后对鱼类产卵场的影响，其发

电下泄流量的变化直接引起鱼类产卵场的水深变化及涨落情况，从而影响鱼类的正常的产卵、孵化及生长。

７　 １３ 期 　 　 　 衡先培　 等：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作用———以重庆御临河流域龙兴、石船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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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孵化期的受精卵及刚孵化出来的仔鱼， 在水位（水深）变幅较大和水位涨落指数较高的情况下容易搁浅

致死，导致鱼类早期自然死亡率增大。 科学知识探索非建设性措施减少水库对产卵的影响，主要依靠建立自

然保护区、划定禁渔区和禁渔期、水库渔业管理，进行合理的水库调度等［３７］，是从宏观上的把握。 本研究区域

内相应的科学研究也非常匮乏，且类似的研究超出本科研梯队的能力范围。 但在当地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

现地方知识也认识到了水位变化对鱼类孵化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产在河边草丛中的鱼卵容易搁浅致死，但也

有一种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要尽量保留增加回水沱周边的树叶。 回水沱在形成水体漩涡的同时，常
将河流中的漂浮物（比如菜叶和树叶等）汇集于此，鱼儿就会选择在菜叶、树叶等悬浮物上产卵，树叶随着水

位的变化上下浮动，使鱼卵可免受河水水位变化的影响，是鱼儿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 地方知识通过观察

得出聚集于回水沱的落叶对鱼类适应由水库运行导致的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种更加经济实惠有效

的方法，更为微观。
在没有详细数据，没有足够时间、资金对鱼类栖息地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依靠地方知识来识别关键点，可

以提供更为微观的信息，是及极其快速、有效、便捷、经济的方法。

图 ５　 基于地方知识的水生生物安全格局

Ｆｉｇ．５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表 ３　 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在水生生物安全格局识别上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安全格局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要素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科学识别方法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地方知识识别方法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水生生物安全格局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水生生物栖息地、产
卵区

场地本身缺乏数据，重要河流常采用超声波
标记对自然繁殖期间鱼类进行追踪

回水沱

水库运行对鱼类的
影响

水位变动增加鱼类早期搁浅死亡率
产在河边草丛中的鱼卵易搁浅
而死

减少水库运行对鱼
类产卵的影响

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禁渔区和禁渔期、水
库渔业管理，进行合理的水库调度

河边的落叶树

优缺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科学知识对鱼类生态习性研究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

这些知识是场地内现存的，只需要
花时间调研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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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中的作用

通过对比分析了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在雨洪安全格局、地下水安全格局与水生生物安全格局构建上的方

法，进一步总结了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的作用与制约。 在科学构建的雨洪安全格局中，地方知识能够

为径流和径流汇水点的等级划分提供重要依据，使安全格局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当缺乏数据时，地方知识能

够提供洪水淹没高程数据，并且能够独立识别大尺度雨洪安全格局。 地下水安全格局的识别中，地下水水位

及喀斯特地形数据匮乏，地方知识能够依据水井分布特点、硝洞、地下河等信息有效地提供所需数据，但是对

地下水补给信息不了解。 在水生生物安全格局中，鱼类栖息地、产卵场的数据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研

究，地方知识能够根据生活经验很快识别出。 对于水库运行的影响，地方知识能够意识到其影响和变化，并且

能够提供重要的空间位置和微观的调节措施以减少其影响。

表 ４　 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中识别的作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安全格局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地方知识的贡献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地方知识的缺陷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雨水安全格局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有科学数据

能够明确一些在科学分析中容易被忽视的
重要汇水点，为科学分析提供补充
为径流等级的划分提供更接近场地实际情
况的补充信息

认知范围狭小，多受限于村落周边

无科学数据
能够识别出重要的排洪通道和滞留区。
能够识别的径流路径和等级

洪水安全格局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有科学数据 能够为淹没分析提供检验数据 认知范围狭小，多受限于村落周边

无科学数据
能够通过河边土路、碑记等信息提供洪水淹
没高程数据

地下水安全格局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有科学数据 能够为物理模拟提供检验数据

认知范围狭小，多受限于村落周边
无法识别地下水补给情况

无科学数据

能够依据水井分布及特点大致提供地下水
水位数据
可以通过硝洞、溶洞、地下河的位置来识别
喀斯特地貌分布特征

水生生物安全格局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有科学数据

作用不大，但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常常非常
缺乏物种监测数据

认知范围狭小，多受限于村落周边
对水库影响的认知可能会有局
限性

无科学数据

能够根据生活经验识别出重要的栖息地、产
卵区
能够识别水库影响关键位置，提供微观的调
节措施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挖掘了重庆御临河流域的石船镇、龙兴镇的地方知识，对比了地方知识构建的水安全格局与科学知

识构建的水安全格局，发现在科学数据比较完善的条件下，地方知识识别的雨洪安全格局对科学知识具有补

充性作用。 除了在分级、表达上略有差异外，地方知识识别的关键空间元素与科学知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缺乏科学数据时，地方知识应该具有独立识别大尺度雨洪安全格局的能力。 同时，在场地数据匮乏的地下水

安全格局与水生生物安全格局建构过程中，地方知识能够提供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信息。 表格 ４ 系统整理了

本研究发现的相关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贡献与缺陷。 整体而言，地方知识在景观空间格局建

构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地方知识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地方知识是科学知识的有效补充。 在场地基础数据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利用科学方法分析建立的

９　 １３ 期 　 　 　 衡先培　 等：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识别过程中的作用———以重庆御临河流域龙兴、石船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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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洪安全格局具有快速和适用范围广的特点。 地方知识在其中的补充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权重

打分法的补充。 在本研究中，科学方法对径流等级等的划分常常依赖专家的经验，专家打分法例如德尔菲法

是一种定性、主观的预测方法，在缺乏对场地特定条件的了解下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而地方知识的经验则能

够识别出一些科学分析忽略的重要径流和交汇点等要素，提供了更加适应场地的等级划分机制。 二是对 ＧＩＳ
模拟的雨洪安全格局进行验证与校正。 科学知识模拟的洪水淹没高程具有普适性和假设性，而地方知识能够

通过当地人提供的河边土路、碑记等当地历史淹没信息来对 ＧＩＳ 模拟进行验证与校正。
其二，在场地数据匮乏的情况下，地方知识能够相对快速地为地方格局的分析提供有效数据。 在地下水

安全格局建构过程中，由于研究区域多在农村缺乏科学数据，且深入科学地对地下水的研究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和金钱，而地方知识可以通过水井分布以及水井特点等的描述，大致提供地下水水位数据。 同样对于重庆

喀斯特地貌的分析，在缺乏科学数据的情况下，地方知识则能够通过提供落水洞、硝洞、溶洞、地下河的分布位

置识别出地下水安全格局的关键点。 此外，在水生生物安全格局建构中，地方知识也能够快速地识别鱼类栖

息地、产卵区等关键位置，是极其有效、经济、便捷的方法。
地方知识的第三个作用就是提供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可能分散、不全面，但却具有地方针

对性。 本研究中地方知识就提到对四级径流冲口保护的重要性，并且能够针对水库运行对鱼类的影响作出微

观的调节措施，即保护、保留回水沱附近的树叶，因为树叶可以随水位浮动，从而削弱水库运行的影响，进而增

加鱼卵存活的几率。
在探索地方知识对空间格局建构贡献的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地方知识具有很多自身潜在的不足之处，特

别是认知范围狭小，信息分散的问题。 本研究中当地农民的认知范围非常小，只限制在一个村落周边，所以我

们在研究中已经尽量选取家庭住址在关键性区域的农民，例如堰塘边、冲冲田旁、开发区下游。 另外，当地摩

托车司机能够画出具体的空间定位，对空间属性的认知要比一般的农民好很多。 同时，村干部具有较好的识

图能力，认知范围大，能够整体把握村子以及村子周边的情况。 同时，地方知识对于水库的影响认知可能具有

片面性，例如科学研究表明水库建设后库区河段喜流水的鱼类可能逐渐被喜静水的鱼类代替。 但本研究中没

有科研数据支撑这一发现，地方知识也没有提及水库建设后鱼类的变化。 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继续深化研究。
地方知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集过程繁琐，地方性太强。 但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地方知识的收集将会

变得越来越便利，ＰＰＧＩＳ（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ＧＩＳ）的利用提供了可能的技术支持［３８］，手机、微信等都将成为地

方知识采集的载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发展，地方知识将有很大的潜力成为科学知识的有效补充，并为地

方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使用者的视角，从而使得生态战略更具地方性和针对性。
本研究局部展示了地方知识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潜在价值与贡献，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只

关注现状问题以及现状空间结构，没有深入理解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所研究的区域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土

地利用格局变化并不突出等问题。 未来的研究应该打通历史发展脉络，并对比不同土地利用变化区域中地方

知识的作用，以进一步系统归纳整理地方知识在水安全格局中应用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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